
五七文艺学习班

问：在七十年代，您在成都的一个文艺学校读书，这个学校是怎样的？

周：这个学校严格讲，当时是五七文艺学习班。它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但是它是在每个地方办的。当时是文

化大革命，江青要搞文艺的改革，她要培养无产阶级的文艺战士，就把以前的老的文艺全部要打倒，她自

己就搞了一个「五七文艺学习班」，包括在北京、上海，在每个城市都有一个文艺学习班，主要包括戏

剧、舞蹈、音乐、杂技。我们是作为舞台美术类招收进去的。

   当时生活也很困难，但是在五七文艺学习班里面，生活比较好，当时国家给了一些补助，那时候一个月只

能吃一斤肉，但是如果进去的话，就可以吃得好一点，吃肉的机会比较多。我们具体的叫「成都市五七文

艺学习班」，比较好的就是当时我们有两个老师，一个老师是湖北美术学院毕业的，一个是中央美院毕业

的。当时他们教我们的方式还是按照传统的素描方式教的，那时候画石膏像不能画国外的石膏像，就塑当

时革命样板戏的英雄人物，自己做一个石膏，但是我们画的方式还是按照传统的素描方式。这三年对我们

来讲，其实是很幸运的，因为这两个老师教我们的方式是按照传统的方式教，所以我们就不仅仅是画宣传

画、画革命题材，是真正学到了一些素描的功夫。所以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大学开始恢复招生，中国10年

没有招生，整个学校瘫痪。文革结束之后，1977年开始招生，我们的基础非常好，考试的成绩就非常好。

当时四川美院一共收了30个学生，我们五七文艺学习班就占了5个名额。

问：那班上还有哪些人？[…]

周：有一个人可能你比较熟悉，就是程丛林，程丛林是我们一班的，16岁就在一起，读五七文艺学习班。

问：你们当时基础的技术比较好？

周：比较好，当时我们很认真的画素描，我们的老师知道要学艺术，基础还是很重要的，就按照传统的教学方

式来教我们，所以我们就没有完全的去画革命题材，这就比较好，但是也画了一些，很少，我们主要还是

学素描。我觉得很幸运，要感谢这两个启蒙老师，很关键。

早期影响和形式探索

问：那时候有没有办法看到一些外国画册的？

周：1971年整年，我跟程丛林在成都市图书馆，我们坚持了一年，每个礼拜天我们都到成都市图书馆，目的就

是找国外的艺术方面的资料，我们想了解全世界的艺术到底是什么样的，但是什么都没有。成都市图书馆

美术方面的书，只有苏联的书。梵高、毕加索、印象派，所有的国外的艺术，我们一概不知。在1971年，

我们了解的全部是俄罗斯的，俄罗斯的传统我们都知道，苏里科夫、列宾，这些我们知道。

问：但是新的东西不知道。

周：那时候完全不知道。1979年，在读四川美术学院的第二年，中国开始开放，国外的信息才进来。应该是

1978年开始慢慢进来，四川美院偶尔进一本法国印象派画册，全校学生都去翻那个画册看，一看那个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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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漂亮。

   法国印象派，因为看的人多，他怕学生翻烂，图书管理员每天去翻一页，我印象很深，我跟张晓刚拿水粉去

临摹，至少临摹的10天，每天去临摹一张。这对色彩的帮助很大，就是直接临摹那本画册。后来逐步开始

有毕加索、梵高，这些慢慢的进来，才知道世界艺术发展的历史和趋势。

问：我知道四川美院比较主流的起来伤痕艺术，或者是写实主义的艺术，但是您们很早就倾向现代的风格了。

周：中国开始开放，大家接受[新的文化影响]还是有一个过程。当时虽然都在接触西方的东西，可是对艺术本

身敏感的，比如对色彩、对艺术语言敏感的人可能比较少一点，我当时是其中一个，我很单纯的对色彩感

兴趣。

   有很多人，包括罗中立、程丛林、高小华他们的画是对政治事件涉及得比较多，那个也很有力量，冲击力很

强，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些看法，通过艺术来进行批判，一般的艺术家很容易进入这种思

路。当时我们接受的还是苏联的教学方式，所以说有很多写实的，把人和物画得很真实，很多人便用这种

方式来反映对文革、对当时社会的看法。

    我觉得我自己是对色彩比较敏感的，对艺术语言的变化比较感兴趣。但是像我这样的很少，大多数艺术

家，就是文革刚结束，带有批判性质的比较多一点，我自己觉得我算是比较特殊的，所以我很难进入他们

的主流，就是你所说的伤痕艺术跟乡土绘画，都很难把我放进去。后来我画西藏题材，主要还是表现它的

色彩、人的个性，就是人物造型方面。[…]

问：那个时候比较主流的展览是全国美展，或者是全国青年美展，您的作品拿到奖。您认为，为什么当时您的

风格比较被接受，反而是另外一些年青艺术家，像张晓刚他们的风格却没有那么多的被接受？

周：张晓刚应该是没有参加，或者是没有选取。我觉得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得奖的是《藏族新一代》，罗中立

的是《父亲》，整个展览是以主题绘画为主，但是偶尔也有一些感觉色彩比较好的，可能我的是属于有点

不一样的题材。所以说那个展览，包括中国的艺术界、中国的社会、老百姓，都知道《父亲》，谁都不知

道《藏族新一代》，只是画画的人觉得这张画他们比较喜欢，就是画画本身的人，外面的人其实不感兴

趣，大家都不知道。所以当时罗中立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带有非常大的社会性，除了艺术的语言以外，

他当时画特别大的一个头像，画一个农民，还是很震撼。同时他的社会含义比较多一点。我的画就是画画

的人比较喜欢，色彩画得很好，但是它没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问：当时很多艺术家都是对社会题材比较感兴趣，反而您对纯粹色彩、语言的兴趣比较大，您觉得这是从何培

养出来的？

周：我觉得非常奇怪。在1971年，我跟程丛林在成都市图书馆，当时看了很多苏联的绘画，但程丛林看了苏里

科夫的画，他对苏里科夫的那种情节很感兴趣，包括这幅画跟那幅画的历史上的联系，他很感兴趣，所以

他后来画了《某年某月雪》，他基本上是按这种思路在画文革的题材。我当时很奇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原因，我对那种叙事性的题材不是很敏感。其实我内心还是很想像他这样画，当时我觉得他们这些人很容

易出名，很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我还是很想，但是我感觉我的能力不够，我画不出那种感觉，但是如果

你让我画色彩，我就会得心应手，画得很漂亮。

   当时我还是有一种蒙蒙胧胧的感觉，没有对美学的看法，后来看了很多美学方面的书，接触了一些新的艺

术，才发现其实色彩里面也有很多哲学思想，也有很多理想、也有很多对生活的看法，它不是单纯的色

彩，色彩里面其实包含了非常多的内容。只是它需要通过专业的知识，就是你要对艺术的了解比较深，专

业的知识比较丰富，才可能会体会到那种微妙的变化，不像画一个故事，画得很清楚，我们一下就能知

道，色彩比较微妙。就像你看抽象画一样，你要在很抽象的内容里面看出社会动荡的含义，那是很难的。

现在看来，艺术应该很丰富，没有必要全部都按照一条路来走，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

问：那个时候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说要做一个现代的艺术家？

周：没有。当时是这样的，我们对传统的东西肯定是排斥的，首先我们排斥的是中国画，就是中国传统的水墨

画，当时很排斥，就是你肯定不能按照那种传统的方式来作画。当时受西方的色彩、构图，包括画的尺

寸、材料，有很多新的东西，其实就是对新的东西我们非常感兴趣，对传统的东西肯定是排斥的。包括在

油画方面，也是对以前苏联的那一套，就是苏联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画的一些题材，我们也是比较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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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对我个人来讲是这样的，所以我就有意识的避开他们这些。我当时就觉得如果是把莫奈的一张油画跟

这种传统的叙事性的油画放在一起，我觉得莫奈的油画很震撼，他也没画什么，就画外光、色彩，但它的

震撼力不亚于你画的很多很复杂的故事。印象派对色彩的革命其实是非常成功的。

问：有一段时间讨论得比较激烈的是形式主义的问题，吴冠中说需要改革形式，有一些人又说题材比较重要，

那段时间你会不会知道吴冠中或者是之前的一些现代主义艺术家，像林风眠等？

周：开始知道。吴冠中当时提的形式美，其实我觉得那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因为我感觉我已经走到前面去

了，我觉得他们讨论的已经不是问题了，但是在中国是个问题。因为中国在八十年代不像现在，现在其实

是很开放的。1977年以后，虽然中国在政治上已经开放了，但是在人的思想上、艺术上还是非常保守的，

所以吴冠中提出来的那种形式美，他是针对当时的美协、当时的艺术的官僚机构，但是我早就没有跟着美

协的创作方式在搞，我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在创作。所以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但是在中国来说是

一个问题。所以他提出来的东西，当时反应还是很强烈的。后来慢慢了解，其实中国在三十年代、四十年

代，中国的很多艺术家已经从法国、日本等国学了很多东西回来，只是在文革的时候，我们没有看见他们

的一些东西。他们早已经在做一些探索，就是在艺术的形式、艺术的语言方面做了一些探索。

问：当时为什么这么多人画少数民族的题材？

周：当时为什么很多人去画少数民族？因为少数民族有一点异国情调，跟汉族人不一样，因为汉族人穿的衣服

都是一样的，少数民族穿的衣服是色彩的衣服，包括他的风景也跟我们这边的风景不一样，你很容易把他

们作为一个獵奇的、奇怪的方式去表现。但是每个人画少数民族又不一样，有些人觉得他是反映少数民族

的生活，他们的生活跟汉族人不一样，跟当时的社会也不一样。其实我对西藏感兴趣，主要是从色彩，我

觉得他们的色彩特别奇怪，其实有点借用他们，我不是反映藏族的生活，实际上我还是在借他们这个地方

在画一种我想表现的色彩。但是这种观念在留学德国的时候，又有所改变。

文化熱

问：经常说有一个文化热、读书热，大家都会看很多书，涉及到小说、哲学方面，你在那时候是不是也是在这

个文化热之中？

周：那时候看书比较多，但也不是非常多，就是有一些，比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还有桑塔纳[?]的美学，就是

美学方面的一些书。总的来讲，那时候的书还是比较少，包括中国的李泽厚的、宗白华的，包括一些翻译

过来的美学方面的书。然后对美的一种理解通过看书才知道一些事情，比如美是在对象里面，还是在你心

目中。桑塔纳[?]讲的「我的东西不一定有你的好，但是跟你不一样。」类似这种观点，其实对我的影响还

是很大的，就是怎么在你的艺术里面体现你自己的习惯、个性，这很重要。那段时间看书是比较多的，是

零零散散的，也有读一些杂志里面有一些片断、讨论。

问：有说西南的艺术家偏感性多一点，所以他们会看小说、文学多一点，就不像北方的艺术家比较倾向哲学。

周：这倒不一定，我也不知道。西南这边的艺术家对生活的情感比较具体，这是他的思考方式，我也不知道为

什么每个地区有自己一些共同的想法，这很奇怪。包括现在西南这边对传统的东西比较感兴趣，但也不是

完全的传统，他对油画、绘画，这边的人始终比较敏感，他不像在中国美院毕业的，可能对新媒体、对新

的观念，对新的东西比较感兴趣，我觉得这也很有意思。

问：我觉得您的整个艺术发展是十分特殊。

周：我觉得是非常错位，我每一次都跟中国的主流非常错位。我是1986年出国留学的，我当时去卡塞尔，应该

我接触到全世界艺术的所有新的形式，包括艺术发展的所有最前卫的思想，我都基本上了解得非常清楚。

但是我1989年回国，这时候刚好是89年的现代艺术大展，中国艺术家整个的思路是往西方奔走的，包括艺

术的形式、艺术的思想，整个是按西方的观念。偏偏我1989年回来的时候，突然对中国传统的东西感兴

趣，特别奇怪，我就始终很错位。

www.china1980s.org

访问︰翁子健        日期︰2010年3月1日       时间︰约1小时8分钟

地点︰成都 周春芽工作室

周春芽访谈     3 / 8



   到了1993年，我们做《中国经验》展，王林策划的，当时我觉得非常奇怪，怎么每个艺术家考虑的跟我想

的都不一样？我受八大山人的影响，画了一批风景色彩，但我一直怀疑我这个事对不对。后来在《中国经

验》展的一个非常开诚布公的座谈会上，栗宪庭跟每一个艺术家提意见，我们五个艺术家。他当时说我的

绘画里面有自己的语言。这一下把我点醒，所以后来我一直坚持走这条路。

   但我每次走的路向都跟当时发展的趋势有点不一样，也不是我故意的，我没有故意跟他们不一样，就是有点

错位。我出国比较早一点，接触到西方的东西要早一点，很快我知道了很多，三年在国外学习，看了很多

装置、很多行为，看到欧洲的艺术语言的变化，包括色彩的新表现主义等一些新绘画。

   国内当时在发生八五新潮，他们是按照国内的一种步伐在走。我回来的时候，他们刚好是达到高潮，做艺术

大展。当时我就觉得很不习惯。我1986年出去的时候，我觉得西方在艺术的探索、艺术的方式上，当时是

走在前面了。首先，中国在五、六十年代，在艺术上跟国际的交流是很封闭的，我们只知道自己的艺术，

并不知道国外的艺术，国际艺术发展到了哪一步，我们基本上是不知道，我们是按照我们的方式，我们有

中国的传统，五十年代苏联绘画在学院派的影响，但是我们不知道国际上的情况。

   我1986年出去，一下子发现国际上的变化已经非常大了，不仅仅是毕加索、梵高，这些已经很传统的，当

时变化非常大，那时候你的头脑要仔细思考，要慢慢的思考，要想这些东西，他只是给你一个刺激，我反

而不像很多人，当时很多人马上就学新表现主义，从色彩上、方式上学，我没有，我当时在德国还是画藏

族题材，而且回来以后我又在研究中国传统的东西。在回到中国十年以后，我才开始对新表现主义有一点

反应，当时我非常喜欢巴塞利兹、彭克(A.R. Penck)、Kiefer，真正对他们的色彩有感觉，在想他们思考物

体、思考社会时，为什么选择一种方式在画。在之前，我在德国只是看，但是让我当时去模仿很难，我这

个人很难去模仿谁，自己的习惯是很顽固的。我是一旦产生了一个问题，会慢慢考虑，所以每次都有点错

位。

问：总是很特殊，跟主流不一样。

周：我其实内心里面是很想跟上这个主流的，但是跟不上。

问：1989年大家要走的时候，您又刚回来。

周：对。但是现在反过来看，我觉得其实都是很有意思的。每个人走的路不一样，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非常优秀

的艺术家，其实最后还是会走到一起来的，只是说每个人走的路不一样，我觉得这倒无所谓，早出国、晚

出国，只要你是个优秀的艺术家，也有很多中国艺术家很早出去了以后，他也不一定有自己的个性，要不

然就被西方那种很强大的艺术发展趋势压垮，要不然他以为他融合进去了。

表现主义

问：在出国前，您有没有看过什么展览对您影响很大的？

周：出国之前，很早，我印象中有蒙克。在成都展览过一次，我印象中比较深。其他的展览，现在看来都不是

很主流的，当时主要还是从印刷品上了解。那时候比如说罗马尼亚的展览，瑞典的展览，包括美国有一个

展览，反正出国前就看这些，但是蒙克我就印象比较深。

问：为什么那时候会对表现主义比较感兴趣？

周：我觉得是这样的，表现主义很容易被中国艺术家一下子接受，因为表现主义在某些方面跟中国的传统很

像，因为中国的传统绘画都是在研究绘画的语言，比如说线条、色彩，我觉得整个在线条、笔触方面研究

得比较多，这可能是中国艺术家里面在习惯上很容易对必须主义感兴趣，包括现在很多美术学院的学生，

他开始画画都是对色彩、笔触比较感兴趣，但是到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走的路要不一样

了，有些人可能要放弃了，放弃色彩、放弃笔触，用一种新的艺术语言，或者用新的媒体来做这种艺术。

其实这不仅仅是对中国，可能是对世界的艺术家也有吸引的地方，就是它有传统的痕迹在里面，这个传统

的痕迹很容易被大家得心应手的用起来，感觉很容易。

问：1983年、1984年那段时候，您的创作有一点表现主义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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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很多。其实整个八十年代的画，保存得特别少的原因是当时我觉得中国没有市场，我们那时候画画根本就

不知道画可以卖，就不知道画还可以变钱，完全没有那个概念，所以大家也不珍惜，画了以后就送给别

人，或者是乱丢，画画的过程感觉特别舒服，画好了以后也不保存它，画了以后，给谁，或者丢了都无所

谓，现在觉得是不可理解的。那段时间的画保存得特别少，包括七十年代的画都很少。我后来找到一些速

写本，但是画非常少，那段时间就是不太珍惜。

问：当时您应该是在成都画院里面。

周：没有，1971到1974年是五七文艺学习班，1974年到1977年是在成都的一个美术公司，我当时最多的是画毛

泽东的像，以前每个单位都要挂一个毛泽东的油画像，我的主要工作是画这个的。1976年文革结束，邓小

平上台以后，1977年恢复高考。决定要恢复高考是1977年的下半年，按道理，我们77级是77年的秋季入

学，但是来不及，我们秋季才开始考试，所以我们77届是1978年1月份入学的，这个变化特别快，就是1976

到1978这一年多的变化是非常快的。我觉得1976、1977年应该是中国的一个转折。在此之前，我觉得中国

是非常贫穷落后的一个国家，包括政治上，包括我们艺术家都没有什么自由，政治上很压抑，生活也是非

常贫穷的。我感觉1976年以前的中国，几乎要被世界抛弃了，现在回看感觉很惨。但是1976到1977年应该

是中国非常大的转折，就是对教育、文化、经济的发展。观念一旦转变了以后，中间也有一个恢复期。整

个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是中国发展得非常快的一个时期。

问：成都画院是怎样的系统？

周：我现在都还是成都画院的。

问：您是辞职了吗？

周：我是辞官，把副院长辞了，但他们又不批我，然后我就不去了，从来都不去画院，就挂个名，他们也发我

工资，就是按照副院长的工资发给我，我也可以不管，我就画我的画。我还是属于画院的，就是从来没有

去上班了，我两年都没有进那个大门了。

问：那以前是不是要天天要去？

周：天天去，在八十年代初，在出国之前，包括从德国回来那段时间都是在画院度过的，很多画也是在画院画

的。画院在八十年代还是有一些好处，因为中国当时没有艺术市场，国家把这些艺术家养起来，然后发工

资给你，你所有需要用的材料都是国家给你，然后你出去画画、写生，包括你住旅馆、路费，都是国家给

你，所以我觉得那时候还是很必要的，所以那段时间画画也是非常自由的，很高兴，时间比较多。但是后

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发展，很多职业艺术家起来了，画院又成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国家给这些艺

术家的工资太少的，已经养不活一个艺术家了，现在物价也在涨，整个的变化就很大，现在基本上是市场

经济，而且艺术也很商品化了，变化很大。但是那段时间，我觉得在画院的日子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包括

那时候何多苓、汪建伟也在。

问：但是您要负什么样的责任？要交画吗？

周：现在也要交，但是我现在不敢交油画了，现在交版画，一年要交两张画给画院，作为我的义务。但是交给

画院，它是国家的收藏。所以画院还是藏了很大一批画，我至少有三十几幅油画在画院。

问：那他现在还有您八十年代的油画？

周：有，所以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后来我不愿意交画的原因，是因为画院还是没有一个法律管制，如果领导

一变，新的领导就想把这些画拿去卖了，把国家的财产拿来卖了，我就怕他们拿来卖，我交给国家没有问

题的，只要这个画是国家的、政府的，因为政府留下来，包括在博物馆，这个系统是比较严密的，你进了

博物馆是国家的财产，他将来会给老百姓看。如果你拿去卖了，我就怕了，我就舍不得拿油画去了，你卖

可以拿版画去卖，无所谓。所以现在我不愿意交油画，如果他能保证有一个法律，说他不卖，只要是进入

国家的美术馆，我送给美术馆是没有问题的。

问：他会不会拿出来展览？

周：我们画院经常展览，画拿来展览、收藏，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是不能卖。

问：那时候我们听说过一些人说，也不可以像后来这样可以卖画，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当一个艺术家的概念是

很模糊的，就是不知道艺术家应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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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我觉得虽然在八十年代对市场的概念没有，但是有一点，就是都很想出名，很想有地位，让别人佩服你，如

果你的作品画出来展览，大家都称赞，还是有舆论、媒体，包括艺术界内部的学术研讨会，包括大家都认为

你画得很好，当时对这个名声看得很重，虽然对金钱没有概念，但是艺术家的地位、名声是非常重要的，因

为这个原因，大家才会坚持这么久，大家都很努力。其实对名的概念，大家会非常看重，就是希望被别人看

中，觉得你是一个好的艺术家，以艺术的方式来评判你，那时候完全没有市场，只是从学术的判断。

问：那时候发生新潮美术，这帮艺术家知道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参加到国家的展览，所以他们自己做自己的展览。

周：其实每一个艺术家还是希望自己的艺术有影响。那时候全国美展他们进不去，因为那个系统是非常保守的，

他不会接纳一个很创新的、革命的艺术。所以他们只能通过一些其他的展览来体现他的价值，但是我觉得现

在已经达到了，现在中国其实是非常开放的，你只要是搞艺术的，无论你多前卫，都有你的市场，不是商业

的市场，是你学术的地位。因为现在的展览非常多，包括国内的展览，国际的展览，现在的交流非常多了，

你自己也可以做展览，不像以前，展览的渠道非常少，展览的场地也非常少，媒体也非常少，以前就是《美

术》杂志、《江苏画刊》这类的，现在有非常多，现在你如果有才华，那是挡不住的。现在有才华的艺术家

在资讯这么发达的社会里，他是不可能被埋没的。

在德国

问：您在八十年代中到德国留学，当时看到了第八屆的卡塞尔文件展。

周：印象比较深的，当时有一个单元叫「政治艺术」，我一听，什么叫政治艺术？因为我们当时在中国搞艺术，

本身就是政治艺术，只是我们的政治艺术是中国当时的政治艺术，是按照别人的意愿、别人的政治，不是艺

术家自己对政治的看法。但当时看这个单元，我觉得特别刺激，有一张图片我印象特别深，是一个装甲车，

在打那些黑人，可能是镇压黑人的游行，它的题目大概意思是「奔驰公司不仅仅在造轿车」。我就想着奔驰

汽车只有轿车，哪里还有装甲车？它大概的意思是说，它的利润不仅仅是轿车的，我觉得非常震撼。它是一

张非常大的照片，我当时印象比较深，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另外一个单元是行为艺术，有一男一女在跳舞。我当时在想，舞蹈怎么进入艺术？舞蹈怎么是艺术？然后两

个人在表演，表演夫妻之间的寂寞、无聊，好像结婚了之后，天天就是在家里跳过去跳过来。他一下又跳，

一下又沉默，体现夫妻间的无聊，他是通过现代舞蹈表演出来的，后来我才知道是行为艺术。但是在这时

候，很少中国艺术家知道[西方当代艺术最新的风格和流派]，包括新表现主义，我回来时，很多人都不知道

新表现主义是什么东西。我去看了新表现主义，我出国之前我是去看了康定斯基，我对康定斯基很感兴趣，

色彩搭配特别漂亮。但是我去看了巴塞利兹的画，再看康定斯基，我觉得有点像装饰画了，我一下觉得不刺

激了。但是在这时候，其实很少人知道巴塞利兹，大多数人还是知道康定斯基，所以我觉得出国对我来讲还

是非常重要的。

问：当时虽然在德国看过这么多的新形式的艺术，自己有没有做过一些新形式的实验？

周：所以说我觉得我是比较顽固、比较保守的人，对新的东西，我是感兴趣，但是你要让我放弃我习惯的表现方

式，需要有一个过程。我曾经有很多念头要做什么装置、行为，我给别人出了很多主意，但是我没有去试，

我还是觉得绘画是有很多力量的，如果哪一天我觉得绘画表现没有力量了，我可能就放弃了。我一直在思考

这个问题，为什么你要画画，为什么你非要画画？我觉得绘画有力量，它的力量不亚于装置和行为，这要看

每个艺术家的作品，你不能单纯说装置比绘画強、或者行为比装置強，要看具体的艺术家怎么运用这个方

式。只要是优秀的艺术家，我觉得他做出来的东西都有他独特的价值和力量。所以我一直没有放弃，我觉得

绘画还是非常有力量的。

问：我今天早上跟吕澎老师谈到这个问题，我们觉得西南这边，从八十年代到现在，画画的人还是比较多，不像

在广东、杭州，他们很快放弃绘画，用其他媒介创作。我觉得可能跟地区文化有一点关系。

周：如果从国家来讲，目前这三个国家在新绘画方面比较有力量的，就是中国、德国、英国，这三个国家都是传

统文化非常强大的。它还是有原因的，在德国，绘画比较有力量的那些艺术家都来自于东德，他们所受的教

育是非常传统的素描体系，跟中国有点像。实际上我们中国艺术家受的教育体系是传统的，所以可能跟传统

www.china1980s.org

访问︰翁子健        日期︰2010年3月1日       时间︰约1小时8分钟

地点︰成都 周春芽工作室

周春芽访谈     6 / 8



的影响有关。包括德国的很多东西要保守一点，反而他的绘画比较强大，英国也是，中国肯定也是。

问：你在国外看到了西方最当代的东西，回到中国看到当时的新潮美术，那时候有什么感觉？

周：我当时觉得他们的精神是非常激进的，而且是万众一心，向着西方走，我也是向西方走的，我出国就是奔

着西方去的，中国艺术家的整个思想是奔着西方的，这是对的。中国开放了以后，很多艺术的形式都进来

了，他觉得做这种艺术形式很刺激，我觉得这是对的。我觉得当时做的东西有点落后，因为我接触的是最

前沿的，看了很多重要的展览，当时我觉得中国这边的艺术家做的，一个是材料比较旧，因为没有什么

钱，装置很花钱，你要做得非常漂亮、有体积，还是要花钱，当时觉得比较简单，更多的是想法、观念的

变化，但是实际的作品比较落后，即使是绘画也有问题，我们的尺寸比较小，我们的颜料、画布，整个感

觉比较旧。所以我当时回来的感觉是这样的。但是人的精神和理念，所有年轻艺术家肯定全部是朝现代艺

术的方向在奔走。

问：您有没有参加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

周：我没有参加，我回来的时候，刚好回到北京，栗宪庭正在策展，我住在他的办公室，他当时离婚了，没有

住在家里，就住在办公室，我在他的办公室住了两天就回来了，他也在忙这个大展，当时我也搞不清楚这

个大展，我觉得头都是晕的，因为我刚从德国回来，回到中国一下子反应不过来。当时我从北京回成都的

时候，张晓刚他们刚好从成都去北京参加展览，包括张晓刚、郭伟、沈小彤、叶永青、戴光郁，四川所有

的参加89大展的人跟我错过，我们估计是在秦岭错过的，我就回去了。

   回去那段时间，一下对中国传统的音乐特别感兴趣，找了一些古筝来听，也弹古琴、琵琶这些。然后就找中

国传统的绘画。当时回来的时候是1989年，紧接着就是六四。六四的时候，我们肯定是从思想上、情感上

站在学生那边的，肯定是同情学生的，那段时间根本就没有心思画画，我1989年基本上没有画画，没有心

思画画，觉得中国乱糟糟的。然后从89、90年开始，我反过来研究中国传统的东西，我感觉是在补课，我

以前怎么都不知道中国还有这么好听的音乐，一看画册，八大山人画得很好，感觉特别奇怪。但是我那种

思想跟当时很多艺术家的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时候很多艺术家对中国传统的东西都很反感，从来都不

看，觉得周春芽听的音乐怎么这么奇怪？那时候都听交响乐、现代音乐，斯特拉文斯基，那时候很刺激的

音乐。我很爱听古筝，这特别奇怪。

问：您觉得这跟您在德国的体验有没有关系？

周：其实还是有关系。我觉得在德国，通过两种文化的碰撞、对比，虽然我没有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我

至今对文言文都不是很了解，没有学过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但是我的骨子里，

包括我的父母对我的影响，以及这个社会对我的影响，其实是非常中国、非常传统的，你以前不觉得，但

是到了德国你才发现，你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你的想法跟他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我觉得非常有意

思，我在德国学了他们很多东西，但是反过来，你对自己的东西，你也觉得很多东西很有意思。我觉得回

来再去找那些东西，很有意思。

问：像这批作品就是1990年的？

周：对，但那时候的画还有点西藏的题材。我1989年基本上没画画，就是从1990年开始，然后从1991年开始

变，那时候对中国传统的绘画感兴趣了以后，就开始画石头系列。所以出这本画册[《当代中青年美术家: 周

春芽》，1992，四川美术出版社]，实际上我已经决定要放弃西藏题材了，然后这本画册对西藏题材是一个总

结。这本画册以后我就基本上放弃了，从1991年开始放弃西藏题材。

问：你第一次参加的非官方的展览是什么时候？除了画院的展览？

周：如果第一次参加非官方展览，除了在德国的不算，应该是吕澎1992年的广州双年展，那应该算是第一个。

是不是中间还参加过什么集体的展览，我得查一下。但我有印象的是这个展览。

问：我觉得您于永远在走自己的路、坚持自己的兴趣，跟同时期其他艺术家不一样。从七、八十年代到现在，

您对于自己的艺术发展，您是不是一直有明确的想法？

周：也没有故意想这个问题，但是有一点是在以前就比较坚持的，我觉得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但也不是故意

要跟别人不一样，其实你要坚持自己习惯的一些东西，因为你感兴趣的东西肯定跟别人感兴趣不一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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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一样，长得都不一样、想法也不一样。然后有些东西非常好，但是别人做了，你就不要去做，有些艺

术的形式是非常有力量的，但是别人做了你不要去做。你自己做的东西，虽然在别人看起来感觉不是很

好，但是只要你跟别人做得不一样，就有你的价值。这一点我其实是从西方学到的，我觉得西方的艺术

家，他们的每一件作品之间的差别是非常大的，中国传统的绘画从最早开始一直过来的变化是非常小的，

我们画山水、画花鸟有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但可能在西方看来我们的画都是一样的，他区别不出八大

山人跟王原祁的差别，王原祁是非常保守的，八大山人是革新的，但一般人一点都看不出来，你要看得非

常细，你要看他微妙的一些变化才能看得出来，不像西方美术史的变化，每一个阶段的变化都非常大，色

彩的革命，从古典主义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印象派、表现主义、新表现主义，艺术的形式跨度非常

大，是整个视觉上的革命。我觉得古代中国的艺术家[不重视形式的变化]，但现代[中国]的艺术形式也比

较多，变化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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